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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人气很旺 如今几多冷清

市区街头报刊亭路在何方

■报刊亭风光难再现

“这几年来买报刊的人越来越少
了，每天卖出数量很有限。”9月6日
上午10时许，报刊亭经营者张延军平
淡的话语里透着无奈。

张延军今年 48 岁，他经营的报
刊亭就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大门东侧不远的便道上。几平方米
的小屋里，整齐摆放着30多种报刊，
还售卖一些饮料等小商品。

“以前我这儿的报刊有百余种，
现在少太多了。”张延军说，他是2006
年开始经营这个报刊亭的，“那时候
女儿才一岁，现在一晃都十几年了。”
他感慨道。

对于如今报刊销量下滑的原因，
他称“现在手机上啥都有，时代发展
到这儿了”。而如今很多杂志价格上
涨过快，也是原因之一。

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小说
选刊》杂志说，“前两年价格是15元，
现在是20元。”而一本小开本的《故
事会》，由以前的两元多涨到如今的6
元，《读者》由以前的三四元涨到了9
元。

今年51岁的郭亚菊在市区体育
路与锦绣街交叉口处经营一家报刊
亭13年了，她说：“以前每月能卖百余
本杂志，现在最多能销出去二三十
本。”一些时尚类杂志销量尤其惨淡，
每月只有个位数。

她感叹尤其近几年书报生意太
难做，“以前每月还能赚点钱，现在能
做到保本都不错了。”

在位于曙光街与体育路交叉口
处的一家报刊亭前，身着工装的郭明
亮正在翻看一份报纸。他在附近干
工程，今年55岁了，看到这儿有报刊
亭，工作之余过来看会儿报，“以前喜
欢看报。”

“现在来买报刊的，以中老年人
和学生居多，年轻人很少见。”这家报
刊亭经营者说。

■困境之下的坚守

多年来，报刊亭大都以销售党报
党刊等各类报刊为主，面对销售每况
愈下的困境，报刊亭如何在夹缝中生
存？

在矿工路人民电影院西边的报
刊亭里，窗口处台面上摆放着《人民
日报》《平顶山日报》等十多种报纸，
书架上的杂志有上百种。

经营这家报刊亭的石长金是一
位面容慈祥、态度和蔼的老者，他今
年已经71岁了，和孩子们一起经营报
刊亭快30年了。

尽管年龄大了，但石长金思维清
晰、记忆力好，对于报刊的销售情况，
老人颇为感慨，“好东西不少，但就是
要家儿少了。”他称生意最好时，《读
者》一天卖出过50本，“这么高一摞

子。”他举起双手比画着说，“现在一
个月也只卖出几十本，销量不足过去
的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石长金说，一些品质
好的报刊还是有忠实的读者群的，像
《国家地理》《参考消息》等，“《平顶山
晚报》卖得也不错。”他拿起一份当天
的报纸说，“当天进的卖得只剩下两
份了，卖不完还能退，这挺好的。”他
笑着说。

石长金坦言，仅靠报刊销售这部
分难以维持生计，所幸这几年报刊亭
经营政策有所放宽，在主营报刊的同
时，还能卖些饮料、香烟、玩具等来增
加收入。

“现在算是勉强能维持吧。”石长

金由衷说道，如今还能坚持做这个行
当，就是一种不舍的情怀，周边一些
老住户总想买份报纸读读，“只要还
有人喜爱看报刊，生意上还能顾得
住，就会继续干下去。”

为了生计，张延军每天早上7点
多开门，一直到晚上7点多关门。“亭
子里冬冷夏热的，不好受，但现在其
他生意也都不好干，尽量坚持吧。”他
说，女儿也因此喜爱阅读，“这挺好
的，有啥事也不用给谁请假。”他笑
道。

郭亚菊经营的报刊亭每天早上6
点多就开门了，“这样能趁大家上班
前卖点东西，9点以后人就很少了。”
她说，为了能多卖些，晚上她干到10

点是很正常的，“毕竟干了这么多年
了，有感情了，一天不来跟少点啥似
的。”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邮政部门
还给我们减免了三个月的费用，我觉
得有相关部门的关心，我有信心继续
干下去。”郭亚菊说。

■报刊亭何去何从

然而面对经营的不景气、收入减
少，也有一些报刊亭经营者已萌生退
意。

在市区建设路、曙光街、启蒙路、
锦绣街等路段，一些报刊亭经常处于
关门歇业状态。

建设路中段一家报刊亭开着门，
但没人经营，紧靠报刊亭的是一家烟
酒店，店里一位老太太称，她家兼顾
经营着报刊亭，“平时没啥人来买，不
想干了。”

平顶山邮政分公司提供的相关
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市报刊亭数量、
从业人数、书报刊销售总额呈逐年下
滑趋势，2018 年我市报刊亭数量 80
个，至今年减少到42个，缩减了近一
半，年销售总额从2018年的222多万
元减少至去年的102万元。

针对目前报刊亭经营情况，平顶
山邮政分公司集邮与文化传媒部业
务主管张延歌说，市区报刊亭是由邮
政部门出资建造的，这些报刊亭大都
设置在市区主要街道的显著位置，以
前生意相当不错。上世纪90年代至
本世纪初，邮政报刊亭经历了发展的

“黄金”时期，每年能带来不菲的收
益。

面对报刊亭的日渐衰落，张延歌
直言不讳，“传统媒体的衰退是一个
趋势，时代更迭让我们的坚守也很为
难”。张延歌说，面对如今的经营态
势，报刊亭一直都在努力尝试转型，
甚至曾设想将报刊亭改为“便民亭”，
不过效果都微乎其微。“几年前根本
无法想象如今被迫要改变报刊亭的
经营用途，附加销售别的东西更是不
被允许的，如今让经营者销售饮料香
烟等商品，也是希望能弥补书报刊销
售的微利。”

“尽管报刊亭生存艰难，但并不
意味着失去了存在价值，它仍是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的一环，有着
传播信息、知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延歌表示，作为文化的窗口、宣传
的阵地，特别是党报、机关报、行业
报一直都会存在，“报刊亭的经营，
还是需要更多政策的扶持，让这种
文化符号能够继续存在。”

“在当今国家倡导全民阅读的
大环境下，报刊亭更是承担着一份
责任，我们也会想办法对一些经营
得好的报刊亭进行政策扶持，也希
望社会上更多有识之士来关注支
持报刊亭的生存和发展。”张延歌
说。

9月6日上午，阵阵秋雨过后，天空放晴。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大门东侧的报刊亭前，过路者甚多，但驻足选购报刊
者寥寥无几。

曾几何时，报刊亭作为市区街头常见的文化设施，吸引了众多的书报爱好者，他们或买上几份自己喜爱的读物，或在报刊
亭前浏览一番。近些年，受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报刊亭经营日渐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的街头报刊亭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前景如何？出路何在？

石长金经营的报刊亭

张延军经营的报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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